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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年冤狱　大连刘俊鹭遭非人折磨致残








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•乔高发言











智者的远见





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


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WWW.MINGHUI.ORG


大连版    第223期    2013年11月30日





（明慧记者黄宇生台湾报道）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，六千多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台南市府大楼前的西拉雅广场，集体炼功，排组出象征“法轮大法洪传 佛光普照”的壮观图形和文字，民众震撼。


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副理事长黄春梅女士表示，从二零零零年起，台湾法轮功学员每年都会举办排字活动，目前，全世界除了中国大陆外，台湾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最多，人们通过修炼达到了身体健康和道德升华，他们以此方式向世人展现大法美好。 


担任排字图像设计的吴清祥先生表示，他因修炼获得身心健康，对人生不再困惑，因此对法轮大法非常感恩。法轮大法已经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，受到普遍欢迎，他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真相并从中受益。 


广远生化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南荣先生观看法轮功学员排字时说：“法轮功对人类社会有莫大的贡献，令人感佩。法轮功学员不喝酒不嫖不赌、不为名利，只为了做好人，在道德下滑的社会里，更需要这样的人。法轮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。”


大陆新娘张女士（化名）家乡在四川，她表示，今天特地赶到现场，就是要感受一下正的能量，她用“震撼人心”形容自己的感受。她表示，以前只知道中国大陆媒体的诬蔑报导，但是先生的妹妹罹患重症，因为修炼大法而绝处逢生，这让她识破中共的谎言，并在一个月前开始看法轮大法的讲法录像，之后她更加确认法轮大法是正的。她觉得：和家乡的同胞比起来，自己好幸运！


台南市议员李文正感慨法轮功学员的炼功场面盛大，他说：“非常感动，法轮大法团体是受到世界的认同与支持的。台南市政府和市议会全力支持法轮功。迫害太不可思议，对修炼团体迫害，中共会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，会受到天谴的。”








淑珍与先生杨礼方





半生修道彷徨　一朝得法破迷











台湾六千人排字 场面壮观 民众震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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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接上期）二零零四年三月份的一天中午吃饭，楼下干活的一名法轮功学员上来，胸前别着一张纸上写着污辱师父的话，我一看就急了，去找队长，监区长左晓艳问我怎么回事，我说：“她们写污辱我师父的话，让那个法轮功学员带着。”恶警左晓艳说：“是我让这么做的，楼下贴的到处都是。”我说那我就下楼撕去。她气的暴跳如雷，让我到办公室门口反省，她要给我送小号，但狱里没批。她就一直让我在办公室门外站着，晚饭时不让我吃饭、上厕所。我远远的看到楼下的那名学员身上的纸没了。


晚上回到监舍，刑事犯把我带到大屋，屋里有几张床，没人住。一会儿功夫进来十多个人，把我从床上拽到地上拳打脚踢，有的连掐带拧，嘴里一边打一边骂，意思是：左教（左晓艳）你也敢顶撞？楼上楼下都知道了……把我鞋踢掉，不让我穿袜子，身上打的青一块紫一块。


（二）扒光衣服、头朝下半吊、流氓侮辱


白天戴着后背铐站在办公室门口，晚上回去不让各个监室的人随便出入，把我弄到没人住的房间，门玻璃用报纸挡上，用流氓邪恶手段迫害，，把我衣服扒下来只穿一个裤头，身体呈大字形绑在床上，开着窗户，当时正值严冬三月。每天换着花样迫害，逼我转化。


有一天把我衣服扒光，弄到淋浴室开着窗户，脚用绳子绑上，搭到淋浴头上一条腿吊起，头朝下半吊着，一盆盆凉水浇我，摆弄我的乳房及下身，说着低级下流的话，在我脚心上写污辱师父的话。


（三）大背拷


又一天用一个手铐把我铐成大背铐形，这是最容易致残的一种酷刑。再用另一只手铐一头铐在打大背铐的手铐中间，另一头向上吊在上铺栏杆上，脚刚能够到地面，并且一只脚绑一个绳子向两边拉，腿呈大字形，只穿一个衬裤，上身不让穿衣服，在我身上、肚子上到处写污辱师父的话……


所有的这一切恶行都是在当时恶警小队长焦玲玲的指使授意下，指挥刑事犯干的，当时参与迫害的主要刑事犯有：贵立娇、任霞、姜秀婷、李秀君、李红、张敏、刘玉杰、韦在春等，她们大部份是杀人犯、诈骗犯和贩毒。


手铐打开时，左手手腕和右手手背的肉又烂又肿，惨不忍睹，两只手肿得象两个大馒头，而且左胳膊致残，不好使，只有左手能动。在邪恶的流氓迫害下，被迫转化。三天后我写了一份“严正声明”，给监区长左晓艳，声明转化作废，坚修大法紧随师，决不放弃我的信仰和追求。并揭露了她们对我的迫害。


（四）超负荷奴役


约二零零六年八月，腰和腿开始痛，越来越重，后来高烧，咳嗽带血。二零零七年一月份，我被诊断是“结核性胸膜炎”，邪恶们以此为由，送我去住院，和肺结核病人住在一起，腰和腿痛的只能半坐半靠着睡觉，那时由于超负荷的被奴役干活，加上精神压力，八大队得肺结核的人最多。四个月之后我胸膜炎好了出院，但腰和腿依然很疼，走路费劲，生活上、行动上不便，肉体上的痛苦，精神上的折磨，邪恶的八监区还依然奴役我干活。


（五）吊绑、胶带封嘴，痛不欲生


恶警吴兵当小队长时，恶警焦玲玲已当干事，我不签字，焦玲玲就把我吊绑在装衣服的小货车上，嘴用胶带封上，大弯腰，把绳子从脖子上绕下来和两个小腿绑在一起，本来那时我腰疼腿疼走路都费劲，这一绑瞬间豆大的汗珠滚落在地，人被吊绑着夹在那里，那种滋味苦不堪言，痛不欲生。晚上回去不让我睡觉，刑事犯轮流看着我。


（六）电棍电、胶皮棒毒打


二零零九年底，恶警刘盈盈让我填评审表，我写了一份证实大法的感受，第二天被叫到办公室，恶魔左晓艳让恶警刘盈盈和李丹用电棍电我嘴，陈教指挥她们，左晓艳恶狠狠的说：“看，跟刚来时一样。”晚上刑事犯高凤又让我填表，我写了：我要做一个合格的修炼人。高凤看后用铁把的扫帚打我。还有两次，恶警左晓艳以我干活少为借口，让恶警李丹和刘盈盈用胶皮棒打我，屁股被打的黑紫，坐着躺着都非常困难，左手二拇指被打的发硬，活动不便，腰和腿原本就疼的厉害，又被毒打，真是雪上加霜。


八大队在辽宁女监是出了名的魔鬼大队，恶警左晓艳在任期间，为保利润、争名，每天超负荷奴役人，干活速度稍慢，非打即骂，停饭、罚款、没收接见的所有东西，还把活偷偷的带回监舍，一直干到晚上十点、十一点，甚至后半夜三、四点，完全不顾人的死活。每天还逼着各小队分队长，把没完成产量的人，叫到办公室用电棍电，胶皮棒打。迫害法轮功学员更是邪恶至极，常人被逼死就说是自杀；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死就说是某某病发作。


四、迫害还在发生


魔鬼八大队于二零一一年一月份解体后，我被调到重新组合后的三监区。二零一二年年底，因我拒绝干活，恶警董璐想尽办法迫害我，不许别人和我说话，还让刑事犯丛秀娥（管活的）偷走我的字典和记电话号码、家庭地址的本，把我腰疼腿疼自己用靠垫扔了，热水停了。董璐还把法轮功学员苏东安迫害的病危。


现在三监区恶警董璐、安莉还在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王静、张淑霞。不让与任何人接触、说话，控制她们购买生活日用品，监视、监控她们的一举一动。至今仍有很多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在那，希望还有良知的人不要做恶，不要助纣为虐，不要做了邪党的陪葬品。














截至2013年11月底，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“三退”（退党、退团、退队）的人数已超过1.51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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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明慧记者何平瑞典斯德哥尔摩报道）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午，在瑞典议会召开了聚焦中共活摘器官罪恶的研讨会。本次研讨会是由十位瑞典议会不同党派的议员共同发起的，涵盖了执政联盟与原反对党联盟的所有政党。 


会上，大卫•乔高简单介绍了他与人权律师大卫•麦塔斯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，该报告引用了众多实例，指证中国存在大量活摘器官的血腥事实。


研讨会的当天，《瑞典日报》用半版的篇幅发表了《在瑞典议会研讨中国的器官贩卖》一文。文章中说，中共当局近日宣布，将停止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。不过，根据“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国际组织”的指控，这是为了掩盖发生在中国的“劳教所和军队医院合作活摘器官”这一黑幕而释放的“烟雾弹”。


文章指出：“活摘器官”是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的惊人延续。


文章引述德国国际人权协会理事吴曼杨的介绍，在其他国家，一个（捐赠）器官的等待时间为数月甚至数年，而在中国，只需一至三周就可以完成器官匹配和移植手术，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估计，在中国每年约有一万例非法移植。








【明慧网】齐国国相孟尝君门下有个食客名叫冯驩，他足智多谋，很有远见，一次，孟尝君派他到薛地收债。冯驩问：“收债之后需要买些什么回来？”主人答：“你看我缺什么就买什么好了。” 


到了薛地，冯驩见欠债者都是贫苦庄户，立即以孟尝君的名义宣布债款一笔勾销，并将契约都烧掉了。


回来后，孟尝君问冯驩买了什么，冯驩说：“你的财宝应有尽有，我替你买了‘仁义’回来。”孟尝君听后很生气，但也只好如此。 


后来，齐国国君废除了孟尝君的相位，他只好退居薛地生活。薛地百姓听说孟尝君来了，扶老携幼走出数十里路去夹道欢迎。此时孟尝君恍然大悟，明白了冯驩为他买的仁义价值所在，连连感谢冯驩。


一个智者，他知道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所以要利用手中的权财为自己留后路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冯驩这样的智者灿若星辰，他们留下的故事对后世是很好的借鉴。


当今的中国社会，很多公检法人员知道法轮功学员是好人，他们看到迫害法轮功的元凶被国外起诉，并被判有罪，看到大量的参与迫害的警察意外死亡。于是，他们这样做：


——碰到举报法轮功的，就做个样子，把警笛打得响响的，出去转一圈就回来；或者把法轮功学员抓到车上，过了几条街就放了。


——有的法院的法官把法轮功的案子都弄成“取保候审”，有的“610”（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）主任暗示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零口供，然后走个程序，把人放了。


这样的人，很会干“组织”交给的“工作”，不但给自己留了后路，也给自己和家人积了很大的功德。


当然，也有被中共的洗脑和利益诱惑所愚的人。中央电视台原新闻中心评论部副主任陈虻，制作了“天安门自焚”这一假新闻，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。2008年，47岁的陈虻因胃癌死亡，死前被折磨得死去活来，痛不欲生，自己哀求医生不要抢救了，说多活一秒钟都是煎熬。

















当代著名的研究濒死体验的学者、荷兰医生沛姆•凡•拉曼尔爵士，与他的同事对在1988-1992年间被成功抢救的334位突发性心肌梗塞患者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追踪式研究，发现人死后意识犹存。他的研究结果发表在2001年12月的国际权威学术期刊《柳叶刀》(THE LANCET)上，在学术界引起轰动。


在拉曼尔医生的研究报告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些病人的灵魂离体经历。如果人的思维意识是由脑神经活动产生，那么患者在临床死亡的状态下，如何能有独立于身体并且清醒的意识活动呢？


例如一位44岁的患者，心脏病突发倒在一片草坪上，过路人看到后，叫来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。当时此人已被宣布临床死亡，各个医学指标显示抢救过来的希望非常渺茫。但拉曼尔医生还是“死马当活马医”，持续给他做心脏起搏和人工呼吸。


拉曼尔医生准备做人工呼吸时，发现患者口中有假牙，很碍事，便将假牙拿掉。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抢救，患者终于有了心跳和血压，但仍处于昏迷状态。该患者清醒之后，一见到拉曼尔医生便告诉他：知道自己的假牙在哪里。拉曼尔医生非常吃惊。该病人解释道：“是呀，我被抬到医院时，你就在那儿，把假牙从我嘴里拿出，放在一辆小车上，车上有很多药瓶，车下方有个抽屉，你就把假牙放在那个抽屉里了。”


拉曼尔医生惊讶万分，因为他知道该患者当时处于深度昏迷状态，应该不可能有任何大脑意识活动。


著名濒死体验科学家雷蒙•穆迪博士和麦维尔•莫尔斯博士收集了许多濒死体验案例，例如，一个病人心脏病发作，脑电图和心电图已成直线，医务人员经过最后的抢救之后，宣布他已死亡。但是过了几个小时，病人又活了过来，并可以丝毫不差地说出大夫们是如何抢救他的，以及病房外的走廊里发生了什么！


这些不可能是由于大脑内的化学反应造成的，因为这些事情是在大脑停止工作后发生的。对上述案例最合理的解释，就是人的意识可以独立于身体而存在。这样看来，人死了也未必如灯灭。 


生命奥秘无穷，绝非无神论所宣称的“人死如灯灭、人生是单程票”那样简单机械。修炼界认为，肉身死亡后，人的神识仍然存在。如果是这样，对于生命轮回、善恶有报等说法，人们或许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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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CTV镜头显示“天安门自焚”是中共导演的骗局，自焚女子刘春玲被当场灭口。


1、一手臂抡起，猛击刘春玲的头部。  2、一穿大衣的男子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，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打击的姿势。





权威医学杂志：人死未必如灯灭





瑞典政要媒体聚焦中共活摘器官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【明慧网】一九四零年，淑珍出生在北京近郊的一个修道世家，父亲自她懂事起就教她打坐，教她为人要正直，要尊老爱幼，不杀生，不贪占，要说真话。 


淑珍父母的家族都是当地的名门望族，乐善好施的父亲家境富裕，但蹊跷的是，在中共窃取政权的前三年，一场意外事件将其家产几乎赔尽，这令父亲在中共的政治运动中被定为“贫下中农”，躲过了迫害。


一九五七年，因被告密是“道首”，父亲被中共“管制”了。那天下着倾盆大雨，淑珍见父亲因不检举不牵连他人而被推在雨里“反省”，淑珍跑回家报信，妈妈让其不要惊慌，祈求上苍护佑。后来父亲安然而归，而告密者则在众人的唾弃中凄然离世，这让淑珍看到：善恶有报，天理昭昭。 


在那样的高压环境下，淑珍不能公开修道，但是她仍在暗地里潜心苦修了五十年。


父亲的告诫


淑珍一直学业优秀，毕业后在中科院院部工作，后来分管科技人员教育。在那里，她遇到了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的杨礼方——后来成为了她的丈夫。


在胡耀邦代任中科院院长期间，杨礼方担任其秘书，后来胡耀邦调回中央，要带他一起走。淑珍坚决反对，她希望丈夫搞技术，不要从政。


“父亲告诫千万不要入党，因为这党不让人有信仰，与神佛为敌，神的儿女决不能与它为伍；中共作恶多端，组织内的人早晚会为它陪葬。” 


八十年代，中科院成立了很多公司，淑珍丈夫发起的国际光电公司在一九八七年与瑞士合作，丈夫作为中方首席代表赴瑞士工作。淑珍与丈夫在伯尔尼定居了。 


病痛之苦


尽管淑珍潜心修道半个世纪，却一直未脱病痛的折磨。多年来严重的结肠炎、胃痛、腹泻令其痛苦不堪，在国内外八方求医也不好使。


旧病未去又添新疾，肩周炎、腱鞘炎、动脉血管硬化、青光眼、骨质疏松致脚骨折、卵巢囊肿……两次手术之后，淑珍的身体更虚，心脏憋堵，整天疲惫不堪，心情郁闷，脾气越来越坏，终日满脸愁云。“人说生活在瑞士，就象在天堂，而我却为病痛磨得苦不堪言，常问上苍何日拨云见青天？”


峰回路转


一九九六年，淑珍与丈夫去香港时，得到了法轮大法著作《转法轮》。可是，直到一九九七年七月，淑珍右脚骨折休假在家，她才开始拜读。 


淑珍一口气把书读完，被书中的法理深深震撼，她明白了人究竟为什么活着，为什么要做好人，怎样按“真、善、忍”做好人。明白了一切疾病与不幸的根源，懂得了提高心性是提高层次的关键。


“这真是宝书啊！李洪志先生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宇宙的真相，如拨云见日，令我心敞亮。” 


然而淑珍却深陷矛盾的漩涡——法轮大法好，毋庸置疑，可她毕竟已修道五十年，实难取舍，就让先生修吧。先生拜读《转法轮》之后，立即走入修炼。


抉择


一九九八年九月，淑珍随丈夫在日内瓦参加了瑞士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。“当李洪志大师一出现，我就深切感受到李大师绝非普通人。我为他讲的法理深深折服，内心涌起修大法的真愿。”


“开始修炼那天，我看到法轮在身体病处旋转。几天后开始吐泻不止，我意识到这是净化身体，也不惊慌。六天后，吐泻停止，感到胃腹舒适而轻松。从此，以前不敢问津的冷饮能喝了，冰激凌也敢吃了。”


“我坚持读《转法轮》，在工作、生活中遇到矛盾，就以‘真善忍’要求自己，心性在快速升华。”五十天之后，淑珍无病一身轻，性情也变得豁达开朗，愉悦祥和。


目睹这巨变，丈夫感叹说：大法太伟大了！仅仅五十天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个人。


淑珍夫妇以一首宋词表达他们的感恩： 


路漫漫，五十年，百病缠身功未圆，感慨万万千。


法昭昭，五十天，身轻百倍精神抖，神奇显人间。


希望同胞有好的未来


淑珍的人生因得遇法轮大法而重现光明。然而这幸福宁静的修炼生活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迫害打破。


“我与丈夫当时在华人圈子里知名度较高，中使馆的人都认识我们，我们还为使馆科技处推荐前沿科技人才回国交流，他们都说我们为国家做了很多好事，是爱国华侨。”


“其实法轮功修炼人很多都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，是公认的好人。然而一夜之间，中共颠倒黑白，将这个巨大的主流社会群体推到了对立面，恣意抹黑、迫害。”


从此，淑珍用自己的积蓄，每天耗时三个多小时往返于伯尔尼与琉森，在景区与中国游客讲真相，帮助同胞走出中共谎言的迷雾，为自己选择一个好的未来。


令人欣慰的是，随着法轮功学员们持之以恒地讲真相，清醒的世人越来越多，有的游客见到发资料，就问是法轮功的吗？现在只有法轮功讲真话，我们就想看他们的见解。明真相的中国游客还说：坚持啊，你们一定会胜利！

















